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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中美關係重回正軌 

吳建民（Dominic Ng）著   

        
 
中國的改革進程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談判為重建中美關係帶來希望。華美銀行最高

執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呼籲，商業領袖必須挺身而出，協助中美關係持續良性發

展。 

 
經過近兩年針鋒相對的關稅戰和持續升級的緊張局勢之後，我們有望看到中美貿易摩擦漸

趨緩和。目前，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仍在討論中，中國也正在進行一系列有利於商界的改

革。在這種形勢下，商界領袖必須未雨綢繆，把握機遇，並鼓勵政界人士為了兩國的經濟

福祉，使雙邊關係重回正軌。 

 
日益增加的代價 

 
中美兩國均遭受了貿易戰帶來的損失。在關稅的壓力下，2019年上半年，中國對美國的

出口較去年同期下降 12％，這使得中國企業和美國消費者的利益紛紛受損。此前，得益

於中美間的貿易往來，美國消費者能夠購買到更價廉物美的商品，從而節省了開銷。近期

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後，

美國的製造價格下降了 7.6％。但隨著關稅的回升，美國人的錢包也變輕了。 

 
與此同時，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下降了 19％，使美國企業蒙受損失。除了直接的衝擊之

外，出口量下降還可能對美國的出口商造成長期的影響。這些企業在農業、能源甚至木材

等產業的市場份額正在下滑。2019年 6月，美國對華的硬木出口額僅為去年同期的一

半。而另一方面，俄羅斯的木材供應商已在中國市場佔據一席之地，長遠來看，他們可能

會取代美國出口商。 

 
投資者也比以往更保守。自 2016年以來，雙邊投資量下降了近 90％——這也不足為奇，

因為美國開始對早已完成的跨境交易展開調查，例如字節跳動（Bytedance）收購視頻應

用程式Musical.ly（現為 TikTok）的交易。新的法規正收緊在所謂的「新興技術」領域的

外商投資。當中國正在加快資本市場自由化的步伐時，美國部分人士卻在呼籲限制股票和

債券的跨境流動。 

 
貿易戰的全面展開和中美關係的分立已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 IMF）對 2019年全球增長的預測下調至 3％，是自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全球經濟已然堪憂，一旦所有關稅生效，全球 GDP將再

銳減 7千億美元，這一數字相當於越南、紐西蘭，烏克蘭和摩洛哥的年生產總值之和。 

 
那些呼籲美國企業離開中國的人士並未察覺，遷離工廠和供應商所伴隨的高昂代價和艱難

險阻。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是越南的百倍之多。雖然越南是一個充滿經濟活力的國

家，但依然無法替代中國市場。中國擁有 13個全球最大港口，是無法被輕易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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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持續推進改革 

 
以上所述都是讓中美關係重回正軌的有力依據，而中國持續堅定的改革勢頭，再一次強調

了兩國重建合作關係的必要性。 

 
2011年，中國將 117個行業列為禁止或限制外國投資；2019年，中國已將負面清單範圍

縮小至 40個行業；2020年，全新的《外國投資法》（Foreign Investment Law）將開始生

效，為外國投資者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同時進一步保護其智慧財產權。 

 
顯然，中國已開始兌現其改革的承諾，而這些努力也表現在許多方面。例如，中國在簡化

手續上所做的努力，使世界銀行（World Bank）將中國「經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的排名從第 130位提升至第 40位，名次甚至高於法國。 

 
中國政府努力進行改革的最重要證據是，許多外國企業的對華投資額加倍。由於中國取消

了電動汽車製造方面的外商投資要求，Tesla得以在上海建立嶄新的工廠，而無需與當地

的企業合作或放棄任何技術。同時，中國政府也放鬆了對金融機構的管控，首次允許摩根

大通（JPMorgan）收購一家中國證券公司的控股權。隨著中國在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的

不斷規範，以及對合資企業要求的降低，德國巴斯夫集團（BASF）近期在中國投資了 1

百億美元，用於打造一間全資石化工廠。 

 
商業領袖必需行動起來 

 
數十年來，商業領袖在促進具有建設性和互惠互利的中美關係方面，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

用。而如今，商業領袖對近期經貿關係中懸而未決的問題已不再抱幻想，導致其對中國採

取更強硬的立場。但隨著改革的推進，商界是時候發揮中美關係調解人的關鍵角色了，否

則，我們將面臨局勢進一步升級的風險，最終給兩國乃至全球經濟造成巨大損失。 

 
商界領袖應幫助決策者更好地瞭解與中國持續敵對的高昂代價。例如，貿易保護主義經濟

政策將如何損害雙方的市場競爭力；限制成效卓越的研究合作將如何影響從氣候變化到醫

學領域的突破。商界有能力且必須透過這些真相，促使兩國關係重回正軌。 

 
其次，商界領袖也是督促雙方保持誠信的最佳人選。我們將親眼目睹中國的《外國投資

法》是否履行了其防止強制技術轉讓的承諾，或者中國企業在美國是否受到公平對待。當

事情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時，我們應確保這些成就得到認可，並鼓勵更進一步的發展。反

之，我們則必須挺身而出，採取行動。 

 
對於商業領袖而言，這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機會。我們必須倡導中美兩國緩和緊張局勢，重

新合作，不要讓分裂與不和的聲音繼續瓦解雙方關係。唯有如此，美國、中國乃至全世界

才能因此受益。 

 


